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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幾年前大學畢業時，那時聽說如果願意
接受外派大陸，找工作比較容易被錄取，但是
這一兩年，聽到的是，如果去面試工作時，面
試官問你：可以到大陸工作嗎？如果不願意，
第一關就被刷下來。等拿到碩士學位，出去找
工作被問同樣問題時，該如何回答？當「中國
熱」也延燒到我們0年代出生的這個世代，
「到大陸工作」從一個沒想過的選項變成一個
刪不掉的選項時，外派大陸當台幹到底是怎樣
的一個工作？這是我想要以台幹為研究對象的
開端⋯
0年前大陸的改革開放遇上台灣的開放探
親，政經情勢的改變開啟台灣人西進大陸工作
的歷史，外派大陸不僅是工作地點的改變，還
將台幹帶入一個迥異於台灣的勞動過程，他們
被賦予的權力、被要求的責任、管理的員工都
跟在台灣時不同，在台商—台幹—陸籍員工的
管理結構裡，台幹，介於資本家與工人之間，
同時具有管理者以及受雇者的特質，但是他們
既不是資本家，又與底層工人不同，管理幹部
的角色是代替資本家支配他人的勞動，行使發
號施令的權力，但是我更有興趣的是管理幹部
作為受雇者的本質，以管理作為勞動過程的這
群人，他們如何被管理？台幹這個工作充滿
suffer，到相對落後的地區工作，不僅失去過去
的社交圈、缺乏休閒娛樂、拋家棄子、與情人
分離，賣命工作的同時還有被大陸人取代的危
機，忍受這一切為的是什麼？為什麼他們「甘
願」接受這樣的外派工作，在甘願的背後，是
怎樣的結構制度？00年九月我帶著這個疑問
進入田野。
出師不利
要研究台幹工作，以及在工作上如何被管
理，最佳的田野計技法莫過於參與實做，也就
是成為一名台幹，要不，至少也要進入他們的
工作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但是這兩種方式對我
而言都有很高的難度，如果沒有認識台資廠的
老闆或是高階幹部，只有一般台幹的人脈，他
們的等級通常無法作主讓一個外人在工作現場
四處走看，更別說住上一段時間。
通過論文研究計畫之後，曾經透過一位老
師幫忙，聯繫了一位東莞台資電子大廠的廠務
經理。在電子郵件往返的過程中，一開始對方
樂意幫忙的友善態度，讓我像是吃了一顆定心
丸，但在敲定細節的過程中，當了解我希望以
到人資部門見習的方式，住在廠區一兩個月，
而不只是發發問卷時，他覺得茲事體大需要先
請示上級，石沉大海一段時間後，由一個總公
司的人事經理打電話給我，以讓一個外人在廠
區裡面待這麼久不是很好的理由婉拒了我。
有了這次急轉直下的經驗，老師提醒我，
以後提要求切記要慢慢深入，不要一次全盤托
出，比方說一開始只講會去叨擾個「幾天」，
讓對方好安排，也不會讓對方為難或讓他上面
的人刁難，等順利進入田野之後，再動腦筋隨
機應變，「幾天」可以很有彈性，不順利的
話，待兩三天訪談幾個台幹就走，順利的話，
也許可以住上十天半個月甚至更長。
在台灣嘗試了一兩個月沒有找到可以接
受我進去台幹宿舍住一段時間的工廠，跟老師
討論的結果是先以訪談的方式來進行田野，進
入田野地後多訪談、多認識人，再請人介紹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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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進工廠，一直到田野的後期，終於夙願得
償。
比做好田野更重要
一開始預期的田野地點是在上海一帶，上
一屆的學姐們，多數也是在長三角作研究，大
陸南方地區的治安讓她們卻步，同樣也讓我卻
步，但是老師的人脈跟我自己在大陸當台幹的
親友都是在東莞一帶居多，再加上老師說：東
莞有很多女台幹在那邊工作，她們都活的好好
的，妳為什麼不行去那裡作研究？我是學程裡
第一個單槍匹馬到珠三角作研究的女生，出發
前其實擔心人身安全比擔心怎樣作田野還多。
關於人身安全，有經驗的老師叮嚀幾件
事，第一，那裡治安不好，穿的越樸素、越像
打工妹越好。關於這一點，我謹遵師囑，但是
去了以後發現，現在打工妹的穿著打扮相當入
時，我顯得比她們還土。第二點就是路上行走
絕對不要帶包包，更不要在大馬路上接聽電話
使用手機。我到了東莞以後發現路上的行人，
決大多數都是兩手空空，所以我也入境隨俗。
作訪談時，一再的聽到台幹現身說法手機怎樣
被搶，或是親眼目睹搶案的發生，讓人出門在
外時精神都非常緊繃。現在安全的做完田野回
到台灣，沒有被搶、被偷任何東西，只是剛回
來有段時間走在路上講電話，腦中莫名閃過一
股焦慮擔心有人突然從背後搶手機，但又隨即
意識到，我現在在台灣，不是東莞，不用緊
張。
游擊戰
有那麼多的台幹在大陸，但是訪談並沒有
想像中的容易進行。台幹一週工作五天半到六
天，只有週六晚上，以及週日有空，所以我的
工作時間是在週末。儘管週間可以找台幹約吃
飯，但是在辛苦的工作了十幾個小時後，他們
已經滿身疲憊，只想好好吃個飯，坐下來看看
台灣新聞、連續劇，不要動腦筋，所以我盡量
不在週間打擾他們。這樣一來，我利用週末訪
問到的台幹實在太少。好幾次，我只好請在某
運動鞋品牌中國辦公室的親戚運用buyer的權
力，幫我約了一些他們代工廠的台幹讓我做訪
談，但這種是他們百忙之中做人情給我親戚，
所以整理訪談資料後，如果有什麼想追問的，
通常我不好意思再約第二次。後來又遇到耶誕
節的生產旺季，各個工廠都在趕歐美的年終拍
賣及耶誕禮品，工廠越忙碌，我的台幹訪談就
越艱辛，很多電子廠的人連週末都要工作，有
些台幹甚至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回台灣休假。
此外，大陸的空間的距離實在遙遠，我
的田野地，主要在東莞跟中山兩個地方，這兩
個地方的距離大概有從台北到台中那麼遠，快
的話兩小時車程，慢的話三小時，一開始我還
興致勃勃的來回兩地做訪談，覺得舟車勞頓不
算什麼，車上破舊的座椅跟令人作嘔的腳臭味
（大陸人有上車脫皮鞋惡習）都可以忍受，只
是能多作幾個訪談都好，但是後來某個星期真
的交上好運，遇到兩邊都有人介紹台幹讓我訪
談，一週之內來回了三趟，再也無法忍耐，決
定剩下的時間待在一個地方就好。
最高潮
在田野尾聲，透過老師的好朋友許大哥的
幫忙得以進入一家電子廠住下來，而不是蜻蜓
點水式的訪談，我住在台幹宿舍裡，也在辦公
室有張小辦公桌，依工廠的上下班時間作息。
為了把握難得的機會，這次不敢一開口就說要
待一個月、兩個月，用老師傳授的方法，先說
待幾天，其他隨機應變，果真過沒幾天，總務
經理就開始關心我什麼時候要回台灣？我心想
待越久越好，但是嘴上都是說，要跟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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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資料蒐集的狀況再決定，就這樣待到資料蒐
集差不多才離開。
固定在一家工廠待著跟到處打游擊作訪談
比起來，蒐集到的資料密度高很多，幾乎可以
說俯拾即是皆田野，隨時都有值得寫下來的觀
察、對話，跟之前訪談一休息好幾天，可以慢
慢寫田野筆記、整理訪談錄音很不一樣。可能
是基於台灣人情誼，也可能是因為高層指示，
受到廠裡台幹很多照顧，上班時間可以跟前跟
後，舉凡開會、生產線巡視、見客戶，都可以
參與，下班後也被帶著去吃飯、洗腳、打羽
球、買盜版光碟，很快就對什麼叫做當台幹有
了體會。
同辦公室的小妮、小雲是工廠八卦的最佳
來源，也是幫助我認識陸幹的最佳的報導人，
她們其實不知道我是來作研究，以為我來實
習，將來畢業要到廠裡工作，也可能是年齡接
近，她們常常主動找我聊天，約我下班到廠區
外面吃路邊攤，甚至邀我回家吃飯，這對來說
做田野的人來說，可是求之不得的機會，台幹
們一般對這些當地小食敬謝不敏，更別說到員
工家吃飯，他們只吃台幹餐廳，因為工廠外面
的小店衛生不佳，還記得附近一家有名的包子
店，蒸籠掀起來的的那一刻，總是看到許多蒼
蠅跟著飛舞，其實很少台幹會跟大陸員工一起
吃飯，這樣顯得我特立獨行，除了公事需要，
不然台幹私底下多半只跟台幹互動，他們的生
活圈非常封閉，很難融入當地生活。
在整個田野始終有塊失落的拼圖，幾乎沒
有男台幹願意告訴我他上酒家的事情，這個廠
的台幹清一色都是男生，有次剛好遇上總經理
要請吃飯，但是很神秘沒有人知會我，隔天上
班才有人輕描淡寫說是去酒店，難怪那天早上
特別多人遲到。
結論
對台幹來說，他們的工作選擇，深刻的影
響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接受外派大陸的工作機
會，不僅只是工作上的改變，伴隨當一個台幹
而來的生活水準、家庭生活、社會生活的改變
都很巨大，感謝他們願意分享經驗、接納我打
擾他們的生活、也給予我許多研究以及異地生
活的援助，僅以此文章紀念這趟田野探險，也
感謝所有曾經幫過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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